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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被问上百次，问到心
烦意乱，还为此损失 100多

元，报亭老板忍无可忍，挂出
指路标牌：“严禁再问，违者
罚款 1角！”这下，问路的少
了，但议论也随之而来，老板
不得不取下指路标牌。如今，
问路者多如往日，老板依然在
烦恼。

“省口腔医院？在那！”、
“妇幼保健医院？要穿过汉中
路……”昨天上午9点多，记
者来到位于汉中路上莫愁路

站附近的这家书报亭，报亭老
板娘朱女士边卖报刊边指路，

忙得不可开交。“每天都这样，
看，今天才 3个多小时，已有
三十几个人问路！”朱女士递

来一张纸，上面画了 6个
“正”字，“我今天就想算算，
到底多少人问路，每来一个，
就画一下。”

朱女士报亭摆了 10多年

了，因为位置特别，每天都有
不少人问路。但问路问到心
烦，还是最近几个月的事。去
年年底，她爱人李先生一边给
人指路，一边卖手机卡。可能

是打岔打忘了，李先生忘了收
钱了。今年年初，李先生边卖

水边给人指路，别人给了 10
元钱，他却找了97元。朱女士
说起这些事气不打一处来。夫
妻俩一合计，决定做个指路
牌，“让他们自己看”。夫妻俩
总结了一下，问得多的就数13
路和29路车站的位置。于是，

李先生在指路牌上详细写下
各车站的具体位置。最后，两
人看来看去还是不满意，又添
上了“友情提醒：严禁再问，违
者罚款1角”。

3月份，标牌就在报亭右
侧的树上挂着了。挂了一个

月，问路者果然少了些。可标
牌“过火”的语句，也吸引了
多家媒体。“我们没收钱，只是
想提个醒，媒体都来了，影响
就不好了。”4月3日晚，朱女
士又把标牌取下了。

可如今，问路者多如从

前。朱女士叹了口气，“看来，
标牌还是得挂啊，不过，那句
话我是不敢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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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记者在解放

路看到这样一幕：一身古装
打扮成武大郎的老者，推着
电动车沿街叫卖炊饼。车后
轮两边架着两箱炊饼，箱子

上插一面黄底红边的三角小
旗，旗子上写着“武大郎”。
“武大郎”后面，远远跟

着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男
子，十分关切地盯着老者，
并不时跟着老者吆喝两声
“武大郎卖炊饼喽。”

记者走近发现，推着小
车的“武大郎”是位驼背的
老者，身高不足一米六，花

白的头发，头顶金黄色缎子
裹着发髻，身着宝蓝色缎面
斜襟、款袖古装，腰间系金
色缎面百褶小围裙，一直垂

到膝下，愈发显得他矮小。
老者的这身行头很是惹

眼，路人纷纷侧目，小声议

论着。“真有意思，挺像武
大郎的。”“不知道他的炊

饼好不好吃啊。”“现在人
真会想办法卖东西，还有
这招。”

更有些好奇的路人停下
来，上前询问。一位中年妇
女从老者箱中拿起一盒包
装精美的炊饼，仔细端详了

半天。
“武大郎”有些羞涩地

说：“买一盒尝尝吧，很香脆
的，好几种味道，你随便挑，
五块钱一盒。”“好，来两
盒。”妇女爽快地答应，老者
憨笑着赶忙递炊饼。

一笔生意成功后，上来
围观买炊饼的人多了起来，

老者推的小车被围得水泄
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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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发现，见买炊饼的

人多起来，“武大郎” 后面

的中年男子露出一丝微笑。
据了解，他才是“炊饼”真

正的老板。“我们从山东阳
谷县来，在南京卖炊饼，今

天是第三天了。”老板操一
口淡淡的山东口音，“这两
天生意还行，基本满意吧，
一天能卖出四五十盒。”

提起这个卖炊饼的创

意，老板介绍道：“武大郎是
我们山东的，《水浒传》里
的故事人人皆知，让他来卖
炊饼再适合不过。这种卖炊

饼的方法只不过是一种创
意，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会
一直这样做下去。”

据该老板介绍，目前在

南京，他们有两个 “武大
郎”。前天，两人都是用担子
挑着卖炊饼的。“炊饼本来
是用担子挑着卖的，但昨天
老赵（老者）挑了一天，肩膀
都压疼了，今天就用了一个
车子推着，这样省力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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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郎”的老板称，目

前他最担心的不是炊饼市场
问题，而是以后生意做大
了，像老赵这样十分符合
“武大郎”外形的人很难找

到。他指着老者说：“老赵是
我们登广告后，从 20多人
中筛选出来的，20多人中，

仅有两人基本符合要求。生
意做大了，需要更多的‘武
大郎’。”

围观的路人提议，让炊

饼的老板再弄一“潘金莲”
出来，跟“武大郎”一起卖
炊饼。炊饼的老板则认为，
潘金莲在民间说起来给人印
象不太好，所以就没有搞这
个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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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中午近 12
点，一名20多岁的民工在云南北路一家工

地进行高空作业时，吊笼钢丝绳断裂，民工
从10米高处坠落，不治身亡。

该工地位于云南北路与湖北路交界附
近。昨天下午，记者赶到现场，工地已停工。
工地中央一座新建好的大楼外侧，并排吊着
两只吊笼，吊笼距地面约10米，其中一只吊
笼一端钢丝绳断了，倾斜着挂在半空。一名

工人告诉记者，这座楼基本竣工了，连外侧
的玻璃幕墙都快安装完了，坠楼的工人就是
装玻璃的，坠楼是因为钢丝绳断了，那名工
人没有系安全带，也没有戴安全帽，整个人

从吊笼上掉了下来。这名坠楼工人只有 20
多岁。事发后，湖南路派出所及南京市安监
部门赶到现场调查。 '[V&+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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